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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桃花源
孙登科

在景区，最具魅力的是桃花源
恬静 幽深 烂漫
竹篱笆围着的院落中
古朴的茅舍，嶙峋的怪石
氤氲漫漫
在竹影中渲染
俨然天然氧吧
休憩的游人品茗聊天
尽情地一睹它的芳颜

主人是一对壮年夫妻
热情好客 兴致盎然
他俩身着秦朝服饰
彰显出远古的桃花源
谈笑声中
那对来自香港的情侣
争闹着要和他们合影留念
更有那个非洲小伙
穿上了老爷子的服装
拉着他娇滴滴的黑姑娘
变戏法似的
一心圆了在异国的心愿

欢乐的场面
一时间 沸沸扬扬
有人说，这小伙有点不伦不类

亦有人戏谑，这才是风光浪漫

此时，那一堵洁白高耸的墙
派上了用场———
来自天南地北的情侣们
一齐拥在“秦朝夫妻”浮雕像下
咔嚓一声，定格的“合家欢”
充满浓浓的情感

是啊，岁月在时光的河流
泛起波澜
当大家极目远眺
远方的风景已迷蒙虚幻
当我们遥想迢迢的桃花源
这曾经的景致
令多少先人陶醉 酣然
但从那绵绵幽远的古道上
飘坠的年华
仿若重返当下眼前

一路山花，一路欢笑
炊烟，袅袅娜娜
溪水，显现着晶亮的烟岚
让我们流连辗转
好不心悦歆羡

买 瘸 马
蔡永平

晓军和爹下地，碰到王屠户牵着一
匹瘸马。爹问：“这是杨老二的马呀？”王
屠户说：“嗯，这马的腿断了，干不了活
了，我花三百元买来，宰了卖肉。 ”

爹一把抢过缰绳说：“你转手给我
吧。 ” 王屠户摇头：“我还靠这马赚钱
呢。 ”爹说：“我给你加五十。 ”王屠户转
动小眼睛答应了。

爹牵马回家。 爹让娘拿出家里积
蓄，娘掏出钥匙开柜锁，问：“干吗呢？ ”
爹指着马说：“买马。 ”娘瞪大眼：“你糊
涂了，买这瘸马，中看还是中用呢？ ”

爹推开娘，打开柜子，取出一绣花
钱包，掏出一沓票子，蘸着唾沫数出钱
递给王屠户，王屠户笑眯眯走了。

娘一把鼻涕一把泪：“这可是全部
家当呀，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晓军噘嘴
嘟囔：“爹，你乱花钱！”爹眯缝眼说：“以
后你就知道了。 ”

爹把放杂物的小屋拾掇出来，屋里
垫上了绵土，燃上了艾草，瘸马住进了
小屋里。

天刚亮，爹牵着瘸马去青草肥嫩的
沟畔，马“唰唰”啃草。太阳升起，爹牵马
到小河上游，马“咕咚咚”喝水。夕阳下，
爹舀水给马洗澡， 挥动刷子给马梳毛。
天黑下来，爹背一大捆嫩草回家，这是
马的夜草，马无夜草不肥哩。

马儿在爹的照料下，臀圆体肥。 娘
骂爹，把瘸马当成祖宗一样伺候，爹眯
缝眼呵呵笑。

第二年，瘸马生马驹了。 马驹蹭蹭
长个，体长腿壮，毛发红亮。相马人一眼
看上了马驹，出价两千元。

娘笑得合不拢嘴。爹对晓军说：“这瘸
马是纯种汗血马，它的崽稀罕呢，有了马
儿家里以后的日子好过了。做事要目光长
远呢！ ”晓军点头，向爹竖起了大拇指。

山野有真趣
方泳霖

真要在山野中找寻些趣味的东
西， 我认为还须得是故乡的山野。 行
色匆匆的旅程无法做到沉浸式的漫游
体验， 故乡的山野没有摩肩接踵的游
人， 却有在风中絮语的草木以及在石
缝间流淌的悠然岁月。 山野之趣需以
赤子之心慢慢丈量， 才能寻得深藏其
间的灵韵。

故乡那些岌岌无名的小山， 隐逸
于连绵的山脉之中， 像是一座座未被
寻访过的宝藏， 最能让人收获一些惊
喜 ， 捕获一些感动 。 陌生无名的山
野， 人们在心理上往往已接受它平庸
的现实， 如若偶然间在山野中发现了
别致的趣味、 别样的美丽就会欣喜不
已。 强烈的反差造就了未知的美妙 ，
让人回味无穷 。 都说未知是神秘的 ，
对于山野拾趣而言更是如此。

我曾和一众文友探访过一处山
林， 极目山野杳无人烟。 在穿过一片
原始植被密集地后， 我们竟然发现了
一处房屋的废墟。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
我们陷入了思考， 这处废墟上究竟是
谁在此居住过？ 又何时荒废了房屋以
至于墙垣塌毁？ 曾经房屋的主人又以
何种状态搬离这个世外桃源？

在断壁残垣里、 在瓦砾间我们都
无从找到只言片语， 这个神秘的原始
森林深处究竟还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
秘密， 我们都无从知晓。 我们抬头望
着这片沉默的原始森林， 闭上眼睛遐
想时， 耳中所能听见的也只有稀疏的
风声和寥寥数声鸟鸣 。 就在这一刻 ，
我感受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
小， 一种突如其来的孤寂感， 甚至还
夹着些许恐惧感涌上心头。 但我转念
一想又释然了， 敬畏自然或许本就是
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我们继续往森林的高处探寻， 在
山路的尽头意外发现了一处坍塌的建
筑。 根据残存石碑上依稀可辨的字迹
和荒草中若隐若现的台阶， 我们基本
可以断定这里曾经是一处寺庙。 我沿
着并不明显的地基缓缓绕了一圈， 再
登高俯瞰这座废墟， 我的脑海中仿佛
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 在香火缭绕的
殿堂， 木鱼声与诵经声交织着， 僧侣

们随着晨钟暮鼓鱼贯而入……
我惊讶于这座寺庙的宏大规模 ，

下山后便寻访当地老人求证。 老人告
诉我山上曾经确有一处香火旺盛的寺
庙， 寺庙因山路改道， 逐渐荒凉了下
来。 至于坍塌的年头， 老人沉思了一
会告诉我大概是在千禧年到来之前
的事了 。 这座消失在无名山野中的
寺庙 ， 曾经供奉过谁 ？ 不知道是否
真像老人说的那样因为改道而败落 ？
曾经的善男信女又如何眼睁睁地望
着寺庙断了香火 ？ 我抬头望向远处
的高山， 想象着深山藏着古刹神秘的
样子。

纵观历史， 人们创造的辉煌终会
湮灭于自然， 但承载辉煌的山野却永
远记得每一段过往 。 那些消失的香
火、 离散的人群， 或许正是山野馈赠
给探险者的礼物。 它让我们直面自然
永恒的定律， 也让我们学会在废墟中
寻找真相。

现今只剩这片废墟在山野中倒显
得格外的平静 ， 在荒草间宠辱不惊 。
像是一位久经岁月考验的老者， 任凭
世事如何沧桑 ， 内心依旧平静如初 。
寺庙可以在时光中湮灭， 曾经的暮鼓
晨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但信念却
从不会消亡。 偌大的废墟所呈现出来
的气势依旧能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 ，
这终究证明了信念的震撼力和外物的
表现形式无关。 在信念的加持下， 在
虔诚之心的主导下， 我还是在这片山
野的废墟上得到心灵的慰藉……

在原始森林的废墟里我感受到了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敬畏大自
然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在坍塌的石庙
里我感受到信念的不朽， 坚定信念是
战胜困难的力量 。 那些坍塌的寺庙 、
荒废的屋舍， 像一面镜子照射出我们
既是历史文明的创造者， 也是时间长
河里的过客。 唯有心怀敬畏， 才能在
这浩瀚的山野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份安宁与感动。

那一刻 ， 我终于明白山野的真
趣 ， 在于它让我们放下对找寻的执
念， 在纯粹的体验中触摸到生命的本
质。

故 乡 的 底 稿
胡 锋

有一条乡路， 总是让人魂牵梦萦；
有一幅底稿， 总是让人回味终生 。 那
条乡路， 尽管泥泞而曲折； 那幅底稿，
尽管黑白而粗糙， 正是这样的乡路和
底稿， 构成了故乡底稿里不可或缺的
元素。

我的家乡在淮河岸边 ， 和大多数
人的故乡一样 ， 普通得像一粒尘埃 。
两条土路的尽头， 一条连接潘谢公路，
一条连接毛张公路， 那是全村联通外
部的主干道， 也是必经道。 晴天一身
灰， 雨天一身泥； 晴天人骑车 ， 雨天
车骑人， 这是我儿时记忆里司空见惯
的场景。 就像今年一句温暖的流行语
一样， 车头是生活， 车尾是故乡 。 出
村的路是生活， 回村的路是家乡 。 这

条路， 构成了故乡底稿的 “气眼”， 模
糊而又直入眼帘。

占据故乡底稿的大部分是麦田与
菜地， 间或一排排田埂沟渠边上的杂
树， 椿杨槐柳， 毫无章法， 菜地多是
小地块、 零地荒地种的， 大面积的是
麦地， 也可以说是秧田。 那时候虽然
它们不吃高科技的颗粒复合肥 ， 但也
长得颇为精神 。 不信， 你看那一亩亩
的麦田， 在底稿上也平坦得像一块足球
场， 整整齐齐的， 好像商量好一起拉着
手长大的， 其实， 淮河边上也就是一麦
一稻午秋两季的主产作物。 麦稻是故乡
的主打产品， 也是祖祖辈辈生存的口
粮。 我想故乡的底稿上， 之所以被大片
的庄稼地占据着记忆的空间， 是不是这
片麦地稻田重要性所决定的。 唯一变化
是就是由麦变成稻， 换个土地的外套而
已。 尽管岁月的画笔不止一次地描摹，
加滤镜、 用美颜， 但它始终不曾改变
粮田的基本功能和属性。

底稿的左上角 ， 也是潘谢公路与

毛张公路交口的东北角， 那个村庄， 是
我故乡底稿里变色套装， 祖祖辈辈们用
锄头犁耙为故乡的底稿着色， 不停地变
换故乡的地标建筑。 孩时的土坯茅草
房， 被满手茧皮的双手砌成砖基础土坯
墙， 到砖瓦房， 再到平房， 二层楼、 三
层楼， 从土灰色的主色调到红砖灰瓦，
到深绿、 浅黄、 淡红等色彩组合的外墙
砖， 一次次在故乡的底稿上调色， 我不
时想， 父老乡亲们才是故乡底稿最优秀
的美术师 ， 比起用颜料作画的职业画
家们也丝毫不逊色。

让人惊叹的不仅仅是眼睛的视觉，
你看村部的宣传栏里， 还有一组乡村
摄影爱好者的航拍作品， 错落有致的
楼顶上， 五颜六色的太阳能 ， 被光伏
板整齐的深蓝色所替代， 照亮了故乡
的天空， 也成为乡亲们不用施肥打药
的空中承包地， 与绿油油的庄稼和谐地
勾画成故乡底稿的天空与大地， 不一样
的视觉带来不一样的震撼。 九十多岁的
邻家爷爷笑呵呵地讲， 屋顶上能发电，

还能卖钱， 长这么大也没见过。
能变钱的屋顶下， 村口的主干道依

然还是故乡底稿的 “气眼”， 绿色的田
野， 蓝色的屋顶， 浅黄、 淡红的楼体，
配上一条深褐色的柏油路， 延伸出无数
条进家入户的浅灰色的水泥路， 好像主
动脉血管的分支细胞一样， 让底稿变得
更加层次分明、 色彩鲜亮。 底稿不是静
物写生， 否则就少了生气。 你看那停在
路边、 农院的各类车辆， 湖蓝色的、 大
红色的、 黑色的、 白色的， 停着的、 跑
着的， 让底稿不由得生动起来。 “回来
了！” 熟悉的乡音从车窗里飘出来， 海
量的信息在推杯换盏中交互传递 ， 故
乡的底稿开始灵动起来了。

故乡的底稿 ， 有时藏在弯弯曲曲
的车辙里， 有时又藏在父老乡亲的皱
纹里， 更藏在那熟悉的乡音里 。 故乡
的底稿像一幕幕 “活剧” 天天上演着，
每次回乡， 客串一下群演， 找寻着曾
经的记忆与美好， 让底稿多一份生动，
值得永久珍藏。

一 碗 春 天
路来森

春来，芽发，花绽。 春鲜，多多。
食春鲜 ，不妨从一碗粥开始 ，一碗

菜粥，一碗芽粥，或者一碗花粥。
菜粥，当以野菜为主，野菜才能更大

程度上彰显一个“鲜”字。 野菜多多，如荠
菜、苦苦菜、刺儿菜、薄荷、白蒿等等。

野菜，一定要鲜，新挖取的，菜不隔
宿，过宿则鲜味大减。 新挖取的野菜，带
着泥土的气息，携着春风的味道 ，青生
生，嫩碧碧，其色诱人，其味溢香。 春色、
春香，尽数彰显在一棵新鲜野菜上。

菜粥的熬制方法，基本相同：野菜，
择洗干净，大者刀切之，小者整棵入锅，
即可；面粉，多用小麦粉、豆粉，或者玉
米粉、米粉等。 面粉适量，加水，与野菜
同煮，开锅后，慢火熬之；若想最大程度
保存野菜的本味， 就最好先将面粥熬
熟，开锅后，加入野菜，再煮，沸锅菜熟，
即好。

我觉得 ，菜粥第一鲜 ，当首推荠菜

粥。
荠菜 ，在野菜中生发最早 ，菜叶青

青，菜根白嫩，怎一个“鲜”字了得。 荠菜
粥 ，最好用小米熬制 ，熬熟后 ，菜青粥
黄，色泽莹目，小米熬熟后糯糯的香味，
与荠菜的清香相辉映，有一种云蒸霞蔚
之美好。

苦菜粥，也特别。 苦菜粥，最好用豆
粉，豆粉加适量水，熬熟后再加入苦菜，
沸锅菜熟即可。 豆汁的乳白，融入了苦
菜淡淡的青绿，使得粥色浮漾着一种微
弱的青碧， 给人一种离离如梦的感受。
苦菜粥，味道清苦，但那份清苦，淡远杳
渺的意境，真好。

芽粥 ， 顾名思义就是树芽所熬之
粥。 如：桑芽、枸杞芽、柳芽、刺槐芽等。
新芽初吐 ，或者初绽 ，新而鲜 ，沛然而
生，勃然而发，一颗新芽，彰显着一份生
命的力量感。

其中 ，当以枸杞芽熬粥 ，最具代表

性。 枸杞芽，并非嫩芽一尖，而是芽叶初
舒之时，叶嫩而鲜，将整个芽头摘取，最
好。 明·高濂《饮馔服食笺》：“用枸杞之
新嫩叶 ，摘来洗净细切 ，入盐 ，同米煮
粥，食之清目宁心。 ”

“细切”，我觉得倒不必，将整颗嫩芽
熬粥，鲜香弥漫，更好，食之更有感觉。

枸杞芽粥，不仅“清目明心”，据《传
信方》记载，若然与豆豉和米熬粥，还可
以“治五劳七伤”。

提及桑树，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桑
叶喂蚕。 其不知，桑芽，也是可以用来熬
粥的。 清人曹庭栋《粥谱》曰：“煮粥用出
生细芽、苞含未吐者。 气香而味甘。 ”桑
芽，芽苞极大，芽苞内含有尚未舒展的
芽叶，此等芽叶，虽未舒展，却已成型，
故而，以之熬粥，芽苞便如花绽开，青青
碧碧，色彩极其悦目。 味道如何？ 恰如曹
庭栋所言“气香而味甘”———气味香甜，
但也只是微甘而已。

而且 ， 桑芽粥也有一定的药用功
能，可以“止咳明目，兼利五脏，通关节，
治劳热，止汗。 ”

春天里 ，百花盛放 ，花粥也是春鲜
之一。 如：藤萝花、槐花、玫瑰花、萱草
花、牡丹花、芍药花等。

花粥， 有一个共性特点， 那就是：
糯、滑、香、甜。 “活色生香第一流”，不仅
仅是杏花，大部分花，都生甜生香 。 故
而，花粥一碗，一勺入口，就感觉仿佛整
个春天，都是甜美的。 那种滑滑嫩嫩的
甜，让人品尝到一种生活畅顺美好的感
觉。 花粥，也大多具备一定的药用功能，
如萱草花粥，可以“解郁，明目，利膈，治
黄疸”；藤萝花粥，可以“通滞活血 ”；牡
丹花粥，则可以“止痛活血”等等。

花粥一碗，生活如花盛开，灿烂的，
浪漫的，甜美的。

春鲜一碗粥，一碗粥 ，就是一碗春
天。

小 葱 清 然
梁永刚

诸多食材中 ， 葱姜蒜的地位是卑
微的， 不要说和名贵的海参鲍鱼之类
无法相比， 即便放在菜蔬中间 ， 弟兄
三个的相貌也不出众 ， 是再寻常不过
的平民百姓。

葱姜蒜性格泼辣 ， 窜劲十足 ， 可
谓是调味菜蔬中的 “三剑客”， 不过它
们天生就是做调料、 辅料的命 ， 以葱
为例， 顶多也只是在葱爆羊肉 、 葱烧
蹄筋等寥寥几个菜品中， 当一回主料，
虽然细爽柔滑、 入口极佳 ， 但主料毕
竟不是主角 ， 个头再大 ， 身材再壮 ，
也很少独自成为一盘菜 。 不过 ， 无用
乃大用， 越是最不起眼的东西 ， 往往
也最不能缺少， 葱姜蒜就是这样 。 中
国的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 ， 再高贵的
珍馐菜肴， 如果少了葱姜蒜的 “锦上
添花”， 不能说寡淡无味， 至少是有所
欠缺。 能把配角做到极致， 达到圆满，
不能不说是葱姜蒜的一种境界。

旧时的饭馆 、 饭铺门口 ， 常挂着
“烹煮三鲜美， 调和五味香” “高厨巧
做三鲜美， 妙手熟调五味香 ” 之类的
对联， 用以招徕食客 。 专业的厨子讲

究色香味， 寻常人家的一日三餐也离
不开葱姜蒜 ， 正应了老祖宗的那句
“民以食为天， 食以味为先”。 诸多调
味菜蔬中， 葱排行老大 ， 地位自然不
一般。 无论城乡， 但凡做中国菜的厨
房， 必备有葱， 无关穷富。 葱香四溢，
缭绕不绝， 迎合了以调味为中心的中
国烹调需求， 故而葱在调味菜蔬中稳
坐头把交椅。 葱有辣味 ， 不生虫 ， 自
然与农药不沾边 ， 绿色环保无公害 ，
也是其受人喜欢的原因之一。

在葱类的家族中 ， 属越冬的春日
小葱最水嫩 ， 也最鲜美 ， 看着养眼 ，
吃着够味儿。 小葱的嫩是新生婴孩般
的娇嫩， 葱叶用吹弹可破来形容一点
也不过 ， 透过晶莹剔透的碧绿葱管 ，
隐约可见里面汩汩流淌的汁液 ， 那是
地气升腾的造化， 是一抹最亮的春色。

早春的小葱是不谙世事的孩童 ，
水灵中透出一股顽皮 ， 两个嫩绿的尖
尖角， 直竖竖刺向天空， 像两个号角，
奏响了早春的乐曲 。 小葱的扮相 ， 像
极了戏曲中的青衣， 颜值极高 ， 是人
见人爱的小萌娃， 先看那无瑕的葱白，

在泥土中深埋了一个长冬 ， 饱蘸了清
灵露水， 刚一冒头 ， 就沐浴了春日暖
阳， 嫩嫩的葱白自然是纯净莹莹 ， 温
润晶亮。 难怪古代许多文人墨客把女
子嫩白的手或者纤纤手指比作 “葱
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古人眼中
的那种 “葱白”， 应该就是小葱的 “葱
白”。 藏于地下的是一截雪白， 拱出地
表的部分却是一派碧绿 ， 这绿是天然
的绿，绿得厚实，绿得清新，绿得透亮，
绿得耀眼， 若是午后的阳光照在上面，
那黏稠的绿意似乎变得稀薄了，顺着湿
漉漉的葱叶流淌开来，化为盈盈春水。

除了嫩、白、绿，春天的小葱还有一
个特点就是香。 或许是越冬凌霜的缘
故，小葱的香并不浓烈，也不冲鼻，夹杂
着丝丝缕缕的甜，浸润着春气，略带青
涩，是一种若有若无的香，是一种清清
爽爽的香，是一种缥缈灵动的香 ，让人
怎么也闻不够。

小葱身材娇小 ，但志气不小 ，可生
吃也可熟食，可切成葱花炝锅，也可截
成葱段炒菜，还可以用葱花做辅料， 做
成一碗喷香的葱花面条 ， 可谓是菜肴

主食中名副其实的百搭辅料 ， 口感 、
功效毫不逊色于大葱。

经历过冰天雪地的洗礼 ， 春日返
青后的小葱， 暴躁和辛辣消磨掉了不
少， 性格温顺， 适合生吃 ， 整棵卷在
烙馍里， 或者切段蘸酱就馍吃 ， 口味
都不错。 乡间有一道经典的菜品 ， 叫
作 “小葱拌豆腐 ”， 豆腐以嫩豆腐为
佳， 小葱最好是新鲜的 ， 撒上盐 ， 再
淋点小磨香油， 无论就馍下饭 ， 还是
当做下酒小菜， 都是不错的。

小葱和鸡蛋的结合也是绝配 ， 成
就了一道叫作葱花鸡蛋的民间美食 。
幼时在乡间生活 ， 春日时节 ， 家中若
是来了客人， 祖母就会喊我： “刚啊，
去薅几棵小葱”。 一把鲜亮亮油绿绿的
小葱薅回来了， 祖母又唤我去鸡窝里
摸几个鸡蛋。 鸡蛋是极新鲜的 ， 还带
着母鸡的体温 ， 我把鸡蛋紧紧握在手
中， 步子走得很慢 ， 直到祖母笑吟吟
接过鸡蛋， 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 祖母
把小葱洗净， 剁碎 ， 掺入搅好的鸡蛋
中， 倒进油锅里煎 ， 很快 ， 一盘葱花
鸡蛋就端上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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